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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圈”

陈群

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助理总干事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官网更
新显示，中国科学院院士唐本忠已任该
校副校长。

唐本忠 1994年起任职于香港科技
大学，2008年晋升为讲席教授。2009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21年加入香
港中文大学（深圳），担任理工学院院长。

唐本忠主要从事高分子合成方法
论的探索、先进功能材料的开发以及聚
集诱导发光现象的研究。他先后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
与技术进步奖、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
献奖等多项荣誉。

唐本忠

任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副校长

近日，复旦大学化学系官网显
示，舒校坤已辞去美国加州大学旧金
山分校讲席教授，全职加盟复旦大
学，任该校化学生物学教授。

舒校坤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
分校药物化学系终身正教授、心血管疾
病研究所核心研究员、Helen Diller综
合癌症研究中心成员，曾获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主任新创新者奖等奖项。

舒校坤基于物理原理进行新型蛋
白质设计，这项技术可应用于蛋白 -
蛋白相互作用、蛋白酶活性和蛋白质
相变的成像及分析等多个方面。

舒校坤

全职加盟
复旦大学

栏目主持：雨田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立德·
埃纳尼宣布，任命来自中国的陈群教授为该组
织负责教育事务的助理总干事。这是继唐虔之
后，第二位担任这一高级别职位的中国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公告称，陈群是
一名学者、物理学家和教育专家，拥有超过 30
年的学术与行政领导经验。陈群将协助总干事
推动教育体系转型，落实公平、包容、优质的教
育，帮助全球学习者掌握先进技能，以促进人
类福祉与世界和平。

陈群历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副校
长、校长。2017年 7月，陈群任上海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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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则贤在新书序言中写道：“则贤作书，
只为怜悯自己。”如何理解这句话？他说，这
并非谦虚。一方面，读懂量子力学创造者的
原始文献后，曹则贤发现他们 20岁左右就
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相比之下，自己在认
知上与他们有天壤之别。

60岁的曹则贤说，如今依旧迷茫，但跟当
年的迷茫不同。他说：“如果只是在大学教物
理，我有足够的自信讲透内容。但与量子力学
的创造者相比，他们是高山，我只是站在山脚
下，或许见过了山的全貌，却难以企及顶峰。”

曹则贤极力批判大学“只教结果，不教
过程”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让学生无
从知晓学问的起源与推导逻辑。为此，他盼
望能引进西方经典数学、物理文献，如同当
年系统、准确翻译出版经典理论著作那样，
而引进经典文献的成本并不高———与科研
人员发表论文的版面费相比，这项成本不
过是零头。

曹则贤建议分两步走：首先引进原始文献
原版，为科研人员、专业读者提供资料；其次，
为了让更多人看懂，出版高质量的译文版。

1911年，普朗克参加第一届索尔维会议
时提到，“通过引入大胆而简单的观念构建
了量子论”。量子力学的诞生，源于对经典物
理的突破。新的概念和方法非常大胆，但基
于这些概念构造的理论体系却极为简洁，比
如普朗克公式。曹则贤作了一个总结：量子
力学是一种气质。

曹则贤特别推崇这种气质，并将其写在
了新书的扉页上。

60岁意味着什么？曹则贤的回答显得很
洒脱：“我没有明确的节点规划，60岁后最大的
变化是更自由了：不必再为稻粱谋，也没有指
导学生的压力，进入了‘放飞自我’的状态。”

他说：“未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今天研究
物理，明天可以研究数学，甚至尝试诗歌创作。
这种自由的状态，就是 60岁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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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的晚上，阵阵笑声从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的教
学楼传来。一名男生坐在讲台前的电脑旁，专注地打
游戏，台下的同学们紧盯着幕布沉浸式观看。一位瘦
高的年轻教师站在讲台中央，举着话筒，像游戏主播
一样神采奕奕地进行实时解说。

春季学期伊始，中山大学面向本科生的公选
课“电子竞技中的地图技术”又开课了。课程与游
戏相关，很合大学生的“胃口”。课堂教室容量达
120人，仍供不应求———选课热度可见一斑。选课
的同学一旦抽签失败，就只能成为两三百人候补
队列里的一员。

从课程名称可以看出，在课上打游戏绝非简
单的玩乐。这门课由中山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学
院副教授沈意浪一手打造，他别出心裁地以时下
热门游戏为切入点，以游戏中的地图设计为“教
具”，讲解地图制图技术的魅力。

沈意浪今年 34岁，他笑称自己是个“低配版六边
形战士”———除了玩游戏，他平常还喜欢弹吉他、玩轮
滑、练武术、拍段子、踢球。用中山大学遥感科学与技
术学院院长程晓的话说，“他跟学生差距比较小，属于
比较潮、比较前卫的教师”。

游戏地图很专业

2023 年，沈意浪集中通关了很多游戏。他跟
游戏直播间的网友打趣说，自己不是在纯玩游
戏，而是在认真备课。不过，当时没人当真。

将专业的地图知识与游戏地图结合，沈意浪
已经不记得这样的灵感是如何冒出来的。但作为
一个二十余年的电竞“老玩家”，以及一位地理信
息学科班出身的“青椒”，这个好点子似乎自然而
然就出现了。

2022 年初秋，沈意浪加入中山大学后，萌生
了开设这样一门公选课的想法。

课程的设定十分新颖。事实上，无论是养成
类游戏还是竞技类游戏，游戏的世界设定都依托
地图存在。而不少游戏的地图设计，兼具专业性
与艺术性。沈意浪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但光是切入点新颖还不够，要选哪些游戏？
将哪些游戏地图与哪些知识搭配？沈意浪决定从
一百多个当下热门的游戏中进行筛选。

凭着专业直觉，他在浏览一个游戏的地图后，通
常会有一个基本判断。比如，他在游戏《荒野大镖客》
中发现，游戏地图有着朴素简约的美国西部荒野色
调，出彩之处在于注记。在该游戏的地图上，不同的地
物属性都用了不同的字体。其注记的尺寸、方向、排列
精准度非常接近现实中的专业地图。这背后必然是专
业算法的支撑。沈意浪眼前一亮，他便将该游戏作为
注记章节的展示案例。

经过一段“封闭式”课程打磨期，2023 年秋季
学期，课程正式开设了。沈意浪记得当时的场景，
教室里人头攒动，他紧张又兴奋。
“我们玩游戏的时候，经常感觉自己强得可

怕，是吧？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有过类似的感
觉。”台下有学生笑着点点头。“行，那咱们到时候
可以一起切磋。”

沈意浪设想过这门课可能受欢迎，但当时没
有足够多的教学经验，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把它
上好。“我非常想把这门课打磨到完美。”

完成度高的作业，会拿满分

为了向着“完美”努力，在授课时，沈意浪会
格外关注学生在课堂上的反馈。他发现，并不是
所有选课学生都对课程中涉及的游戏了如指掌。
如果游戏结合的环节设计得太复杂，学生们会一
脸蒙，效果也比较尴尬。

沈意浪清楚，一门好的课程一定不是一成不变
的。2024年，游戏《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沈意浪在
通关后将这一新游戏加入课程，作为地图符号章节的
一部分。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发展，AI工具也能
被制图领域所利用。对传统教材里尚未增加的新技
术，他会在课程中及时更新相关知识。

沈意浪现在的研究方向是 AI 空间信息智能
可视化。在课堂上，他展示了课题组正在完善的
地图风格化工具“小浪花”，直观呈现了地图风格
化如何从人类视觉心理出发，为玩家带来不同的
“世界气质”。

除了讲解，这门课也会留出时间让学生上台
实操玩游戏，作为玩家的学生还需要完成一些额
外的“游戏任务”：在玩《绝地求生》时，需要通过
方位量算小练习巩固地图的可量测性；在玩《黑
神话：悟空》时，需要在游戏地图符号中找到视觉
变量的案例……为此，沈意浪精心准备了游戏周
边，作为参与互动的奖励。

由于选课学生来自不同的学院，沈意浪特意
设计了两种不同的期末考核方式。对于计算机、
人工智能等有编码基础的专业的学生来说，可以
选择完成一套与地图相关的算法。对于不熟悉编
程的学生，可以选择完成课程论文，分析游戏地
图的色彩、注记尺度等。

出乎沈意浪的意料，很多学生不仅在课上积
极参与，课后也付出了大量精力。对于一些完成
度非常好的作业，他都会给出高分甚至满分。

至于课堂容量，一开始设置为 100 人，后来
曾尝试增加到 200人。但他发现，学生人数增加，
对课堂质量有影响，控场变得棘手，他难以照顾
到更多学生。现在，这门课调整为适中的 120人，
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和广州南校区均已开设。

当蹭课的学生成为他的研究生

这堂课从不点名，但出勤率几乎不受影响，
甚至有没选上的同学来“蹭课”。

什么样的课堂才能真正吸引学生？沈意浪讲起在
武汉大学读本科时的一段记忆：那是一门由“公选课
四大名嘴”之一开设的课程，常常爆满，许多同学都会
去旁听那门课，沈意浪也曾去“凑热闹”。

沈意浪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十几年过去，已
经记不起那门课讲了什么知识点。“但我一直记
得那种感觉。那位老师太厉害了，他常常甩一个
包袱，把学生们逗得哈哈大笑。”

这成为沈意浪的标准。“我的想法不一定对，但教
师的个人风格和他们对领域的热情很重要。”
“我想把课堂打造成类似脱口秀的形式，能给学

生带来意想不到的包袱。”3年过去，沈意浪越来越游
刃有余，“我还做得不够，不过一直在努力”。

他的终极目标是，在学生的青春里留下一些
高光时刻。“在他们 10 年后回忆起大学生活时，
会记得在这门课上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沈
意浪说，就像他回忆起自己的本科生活一样。

作为授课者，他希望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
带动学生收获专业知识，同时让他们放下分数与
排名，去体验、去感受。

他的课程的确影响了有心的学生。2023 年，
中山大学数学学院（珠海）大二学生常凯尧在朋
友推荐下前来旁听这门课，还常常坐第一排。

随着课程结束，常凯尧对地图制图方向产生
了兴趣。他跟随沈意浪进行了一些科研训练，对
未来的规划也渐渐明晰，他向沈意浪表达了自己
想跟随他读研的兴趣。
“我跟他说，来，没问题！”回忆起这段缘分，沈意

浪语气中满是骄傲，“他后来真的考上了。现在就在当
我这门课的助教，昨天还跟我一起上课。”
“现在来联系沈老师的学生就太多啦。”常凯

尧笑着分享，与沈老师的交流总是像朋友一样。

院长力挺

这门课的初衷是“边玩边学”。沈意浪也在学
生中逐渐建立起好口碑。但回到“电子竞技中的
地图技术”课程开设之初，要上一门与电竞游戏
相关的课这件事本身，难免会引来偏见。

在大学课堂讲游戏，严肃吗？正经吗？这些声
音自沈意浪提交开课申请时就伴随着他。课程的
推出并非一帆风顺，他曾与多方沟通，提交过许
多材料。

关注度最高的一次，他的课甚至上了网络热
搜。这要从某学期结课那天说起，不少同学装扮
成了游戏中角色的模样，本意是为了让课程有一
个欢快的收尾，但流传到网络上的照片却被恶意
解读，给这门课增加了一层厚厚的“不严肃”滤
镜，甚至引发争议。

对此，学校及时进行了辟谣。但对这门课来
说，则面临更多可能的后果，比如无法继续开设
下去。这不是程晓想要的结果。沈意浪感慨，要不
是院长的支持，这门课就“没了”。

程晓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这门课凸显了教
师与学生之间的代沟。“学生到底喜欢什么样的
形式，喜欢什么东西，我们实际上越来越不了解
了。”他说，有时教师内部认为非常重要且新颖的
课程，最后选课人数却不尽如人意。

为了解年轻人的喜好与所想，程晓常常与上
中学的女儿交流，这也让他更愿意拥抱年轻人，
在处理学院事务上更加包容和开明。他相信，既
然这门课受热捧，那就应当深入去了解它。“开设
一门面向全校的公选课并不容易，在学校里能够
引起各个专业学生的共鸣，是一件难得的事。”

在程晓的力挺下，课程继续开设，在每一个
新学期迎来一批喜爱它的学生。

正如沈意浪在课程申请中所写，“电子竞技
中的地图技术”这门课以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
健康参与电子竞技为初衷。“现在这门课还是很
受欢迎，这也说明我们的决定是对的。其实我们
这个学科是电子竞技行业中非常重要的技术支
撑。学生也能从他的课里学到很多，甚至可以把
电子竞技作为未来就业的方向。”程晓相信，了解
年轻人的爱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如何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与学生的课堂感受，是
程晓作为院长常常思索的事情之一。“教育工作者要
更多了解孩子们所喜欢的形式，向着积极的方向循循
善诱，而不能‘一棍子打死’。要坚持本质的东西，但课
程不与时俱进，肯定是不行的。”

在这学期第一堂课的开场白上，沈意浪打趣
道：“在座有多少同学是来学习电子竞技的？”台
下的学生偷笑着，都不好意思举手。“没有人举
手，那都是来学地图技术的，很好啊！那我们开
始———”

大学副教授开了一门可以打游戏的课
姻本报见习记者赵婉婷

沈意浪

受访者供图

曹则贤

受访者供图

《量子力学：巨匠与
脚手架》图书封面。

3月 24日，曹则贤在 60岁生日当天，拿到了刚刚付印的新
著《量子力学：巨匠与脚手架》。他很激动，在这本 400多页著作的
封面上郑重写下“自存 001”的字样，那是他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如今曹则贤已出版十多本著作，均集中摆放在书架的一个独
立格挡里。每本书放两册，这个格挡终于塞满了。这位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在朋友圈宣告：“接下来的任务是，每出新书便
替换旧书，争取每种著作只留一册，便能占满这个格挡。”

量子力学的中文出版物并不少，为什么还要写一本？曹则贤自
然有足够的写作理由。他要梳理、解读量子力学创立期间的原始文
献，给人们提供一个接触纯正量子力学的途径。
迷茫，是曹则贤回忆当年学习量子力学时最常提到的词。翻开

这本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句话，“致在困惑中挣扎的我自己”。他
是在为自己写作。

曹则贤的“任性”，在这本
书中随处可见。

在他的著述中，德文参考文献比比皆是。
他在书中毫无顾忌地直接使用德语，才不管
读者是不是懂德语。

20世纪 90年代初，刚到德国读博时，曹
则贤的德语水平有限，但导师要求他平时沟
通用德语。曹则贤注意到，德语区是物理学的
发源地，普朗克、爱因斯坦、玻恩、海森堡、约
当这些量子力学创建中的关键人物均为德
裔，原始文献多为德语。他只得苦学德语。

曹则贤说，若是在研究中运用量子力学
的公式，或许无需读原始文献，但如果要理解
量子力学这门学问的本质，不读创造者的原
始文献，大概率会摸不着边。

当被问及如何站在读者角度阐释晦涩的
量子力学时，他的回答更加“任性”：“所谓‘站
在读者角度’本身就是伪概念。学术书籍的核
心是把学问本身准确表达出来，如何准确呈
现这门学问才是写作的关键。”

他的看法是，量子力学的书是没办法脱
离公式来写的，抽掉公式的量子力学，就只剩
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模糊甚至错误的说法，“因
为量子力学就是由公式构建起来的”。

其实，在书的第 84页，曹则贤已经给出
了答案：“我越来越厌恶那些把一个主题只是
浮光掠影、点到为止地介绍几句的书。如果你

想谈论一个主题，请尽可能全面、深刻
地谈论，懂不懂那是读者的事情。但

是，若作者只介绍一些皮毛，还
故意地暗示这是一出精彩大戏

之全部，那就有点儿不太合适了！”
身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王艺霖对曹则

贤的严肃认真体会颇深。曹则贤的要求是，不
能随意修改书中的文字，任何修改均须经他
本人确认。而核对大量文献，尤其是德语原文
文献，让王艺霖颇费心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对曹则贤的这些
工作评价颇高，他在《物理》杂志撰文说：
“（曹）对量子力学原始文献的翻译与解读尤
为亮眼，让我们得以从更贴近历史语境的角
度，触摸到这门学科早期发展（第一次量子
化）的真实脉络。他的评述视角独特，偶有出
人意料之处（如关于海森堡和玻恩科学贡献
的评价），也是以生动鲜活的方式，为这段科
学史提供了别样的理解维度。”

物理学家姬扬读了《量子力学：巨匠与脚
手架》，撰写了一篇长文读后感。姬扬对曹则
贤面向读者的写作方式持保留态度：“谁该读
这本书呢？我有些茫然。”他给出的结论是，或
许，它最适合那些不满足于教科书结论、渴望
窥见理论如何从历史与逻辑中“生长”出来的
读者。

不过，姬扬承认：“在这样一个人工智能
（AI）写作、AI翻译、AI读书、AI写读后感的
闭环时代，竟然还有人愿意用如此笨拙而郑
重的方式重新搭建知识大厦的‘脚手架’，这
件事本身就值得致以敬意。”

用“在困惑中挣扎”来描述
曹则贤当年学习量子力学的状
态，一点都没夸张。

在新书的第 233页，曹则贤如此记述：
“1984年 10月 20日狄拉克辞世，一代理论
物理巨星陨落。那时，笔者恰好刚开始上量子
力学课，似乎没有获得关于狄拉克的任何信
息……一般的原子物理和量子力学教科书，
大体上都是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天知道它们
在说什么，学习者大概鲜有愉快的体验。”

学完后完全不知道量子力学的起源和核
心意义，这成了曹则贤的“心病”。1990年，他
考上了理论物理博士研究生。他开始攻读英
文有关著作，但还是“学了个寂寞”，依旧无法
理解核心内容，“每句话都看不懂”。

直到在德国攻读实验物理博士期间，他
有了一把随时打开图书馆大门的钥匙，于是
开始在图书馆翻阅量子力学的原始文献。

大学时成绩不好，曹则贤起初认为是老
师教得不好，到了德国他才发现，国内老师也
受限于自身的认知，难以讲透学问的本质。已
故物理教育家曾谨言先生曾告诉曹则贤其中
的苦衷。老一辈物理学家只能接触到有限的
英文教材，而非原始文献，所以无法还原量子
力学的完整脉络。

原来每一个理论的提出，都有明确的问
题导向、思考过程和检验方法。这时候，他意
识到，学习量子力学必须读原始文献，否则就
会产生各种误解，而最典型的误读案例，便是
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

这个思想实验本来的意思
是，猫的生死这一宏观状态，可

以作为微观粒子是否衰变这一微观概率性事
件的指示。但这一简单的比喻，后来被传成
“猫既是死的又是活的，打开箱子的行为决定
猫的状态”这样的“怪力乱神式”表达，已然偏
离其本意。曹则贤的观点是，量子力学的创造
者们始终致力于使量子力学与可观测的客观
规律一致，而非刻意制造“神奇、难以理解”的
噱头。

曹则贤希望人们能够探究学术名词的本
意。他说，“量子力学”的关键词是“力学”，而
非“量子”。这是因为经典力学与数学同步发
展，多数人因未能掌握经典力学的数学基础，
便只关注“量子”的表象，而忽略构建一种新
的力学才是催生量子力学的原始动机。于是
他发出疑问：若他们（量子力学创造者们）知
道后来有人把量子力学理解为经典力学的对
立面，把量子力学同相对论剥离了以后再讲
解，会不会感到一丝丝的悲哀？

这段研读原始文献、追溯理论创立过程
的旅程，令曹则贤倍感愉悦。他终于找到了高
效且富有启发性的学习方式。

2023年底选题会上，《物理》杂志编辑部
确定了 2024 年量子力学诞生 100 周年的创
作主题。曹则贤受邀开设专栏，系统介绍量子
力学创立时期的奠基性论文。2024—2025
年，曹则贤在《物理》杂志该专栏共发表文章
14篇。这些专栏文章，正是《量子力学：巨匠
与脚手架》一书的雏形。

“任性”之作1

困惑中的挣扎2

“放飞自我”3


